
■余 飞
若干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元宵节之夜》。坦白说，在写那篇
小文之前，因为从未尝试过这方面的
写作之故，我不太知道什么叫散文或
随笔。之所以写了那篇后来被读者称
为散文的文章，起因是我当时所在的
单位要评职称，而“戏娃子”出身的
我，若是想继续在这里待得长久，能
评上个职称，哪怕是初级，饭碗自然
就算是端得稳了。

那次评职称的参评条件虽不像后
来那般苛刻，但也有不能逾越的硬
件，其中之一便是必须有初中学历。
若不是这个硬件限制，我自忖还是有
希望的——当时，我好歹已经在报刊
公开发表了十余篇所谓的文学作品，
特别是还有一部大戏在地区戏剧大赛
中一举夺魁。

然而，初中文凭仍是必不可少的
硬件。而我，在村小学勉强读了五
年，未到那学期念完，我就到县剧团
学唱戏了……

单位里和我情况类似的有好几
个。虽然没有学历，但岗位所需的专
业技能却是我们的强项。于是，单位
就组织了一次考试，解决我们的学历
问题。那次考试其实简单，就是出一
个题目，让我们这几个被考者写一篇
文章。

那次的考试是大家驴大家骑，概
莫能外。

考试的题目倒也简单，《元宵节之
夜》。我想领导选了这个标题应该与刚

过了农历正月十五有关。
正月十五在老百姓眼里是仅次于

过年的，或者说是过了年后的第一个
节日，实际上就是过年的延续。也许
是因为在形式和内容上和过年又有区
别，许多地方都把这个节日叫元宵
节，在这一天要“闹元宵”。所谓的

“闹”，其实就是玩、乐，这才是这个
节日的精髓所在。老百姓的日子过得
大多平淡，这个时候既没有活干，又
在过年时积累了足够的热量，那就得
创造个机会或由头去释放一回郁积了
太久的压抑。于是，元宵节适时登
场。但所谓的“闹元宵”其实是建立
在一个“灯”字的基础上的，也就是
说，灯才是元宵节的主题。自古以
来，元宵节就有着另一个名字——灯
节。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没出过远门，
最远的地方就是到公社所在地的镇上
赶集。所以，我对正月十五这个节日
的认知就停留在村里小伙伴们于这天
晚上挑出的灯笼阶段。至于说那动人
心魄的鼓震铙响，遍布城乡的各类社
火班子，五彩的狮子、龙灯、旱船等
等，都是以后才知道和见到的。所
以，考试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
出世间还有这许多好看好玩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写出一篇 《元宵节之
夜》。

考试就在单位的会议室进行。时
间要求是两个小时。

我不知道我的那几个同事是怎么
写出或者说是写出了什么样的文章，
事实却是他们都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了

卷，我却还在瞪着题目发愁。也许领
导是铁了心要让我过关的，或者说是
怕我不会写文章的丑闻传扬开去，会
让自认发现了我这个“天才”的“伯
乐”们脸上无光，所以，在别人陆续
退场后我就得到了“延长半个小时”
的照顾。我知道，如果考卷在这半个
小时之内再交不上来，我就真的无颜
面对各级领导了。

但是，我仍然不会写。只不过在
反复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眼前渐
渐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一个正月十
五的夜晚，那时的我既没有什么明月
当空的概念，也没有什么赏月的闲
情，有的只是给祖宗上过供的蒸馍让
我吃饱了肚子。之前，我没听说过什
么“元宵”“汤圆”之类的吃食，就连
那蒸馍也必须是上过供后我才能认真
地吃上一个，吃饱了肚子后的我就被
迫趴在煤油灯下看书。然而，就在这
时，“当街”突然传来“灯笼会，灯笼
会，灯笼烘了回家睡”的哄笑。不用
看我就知道，肯定是哪个小伙伴挑的
灯笼突然被烧着了。

我没有灯笼，原因是家里买不起
灯笼里点的蜡烛。然而，“当街”溢出
的快乐仍然把我的心吸引过去了。此
时若是融入那里的欢乐，当然不能只
去做一个看客。因为那个时候我早已
经过了看人家挑灯笼的年龄，而是挑
出自己的灯笼给人家看。但我没有灯
笼，于是就渴望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

于是，我写出了这样一个关于灯
的故事：家里堆的一堆红薯因为过年

尚没有吃完，那不是现成的灯么？当
然，要糟蹋半截红薯去做个所谓的
灯，父亲看到必然会给我一顿好
打。要知道，在那个年月，半截红
薯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顿饭食
呀。但我渴望有一盏灯，我需要半
截红薯。再于是，我做出要吃的样
子掰了半截红薯后去了灶屋，在那
已经见了底的油罐里挖出一点连春
节都舍不得吃的猪油后就跑出去
了。我见过小伙伴中有人有过这样
的“创造”——把油放入在红薯上挖
出的坑里，再用一点棉絮做个捻儿
放在油上点燃，拿在手中就是一盏
亮着的灯了。我是偷着跑出去的，
跑到“当街”后才发现没有做灯捻
的棉絮。此时再跑回家显然是来不及
了，因为小伙伴们已经把我拉进了哄
笑的人群。但玩闹中的我仍然在想着
去哪儿弄到一点棉絮。低头想办法的
时候，忽然发现棉衣的衣袖不知什么
时候破了个洞，里边正有棉套露出。
这不是现成的棉絮么？薅出一点，又
在手中搓成捻儿，就着另一盏和我一
样、却是燃着的灯点着，我也有了一
盏亮着的灯！

很有可能到了半个小时，领导已
经来到我的身边催了。我终于画上了
句号。再看一遍：交卷。然而，这时
我竟又是自我感觉良好：让我抄一下
再交，能换盒烟呢！

半个月后，我的一篇散文《元宵
节之夜》见报；又过了半个月，我收
到了五块钱的稿费。

我的第一篇散文

《 水 韵 沙 澧 》
文艺副刊是漯河文学文艺

爱好者的精神家园。本刊的
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为
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
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
的文化建设备足后劲。因此，我们将
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
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集束
刊 发 ； 也 会 不 定 期 推 出 各 类 体

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
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

品 研 讨 会 等 。 敬 请
关注。

■魏军涛
“娃子儿哟，回来喝汤喽！”当孩

子们嬉戏的喧闹声与浮尘一起飞扬；
当夜幕如水，飘缈的轻烟涨上了屋
顶、树梢，牛乳似的雾在半空隐隐浮
动；当四下的景物模糊，消失了踪
影，周围一片混沌，浑然融为一体；
当黑暗如一滴滴融入水中的墨，越来
越浓稠；当仰头看见灶屋烟囱上一闪
而逝、游离着一串串飞舞的火星；当
空气中弥漫的炊烟气味微微搔动鼻
翼；当耳畔清晰地传来一声温柔的、
拉着长腔的、来自母亲的呼唤，你就
知道，是回家的时候了。

孩子们倏然散得一个不剩，游鱼
般消失在黑影里。喧闹一下子平静了
下来，被孩子打碎了的夜的涟漪抚平
了痕迹。黯黑的墨色里，那一簇渲染
着殷殷红光敞开的院门，正在翘首以
盼孩子的身影。微亮的院落如暖和的
襁褓安详温馨，把一种浓浓的爱包容
在里边。小小的灶屋门口辐射着一团
团的红霞，映亮了小院里的鸡舍、猪
圈。无边的黑暗里，散发着源源不断
的光和热得红彤彤的灶屋，像是通向

另一个时空的希望之门。灶屋里，通
红的灶膛忽明忽暗，最后一把柴草的
火苗在上下跳动着，一闪一闪的光亮
在灶屋门口投下了一块橘红色的方
毯……灶屋犹如一座金碧辉煌的宏伟
殿堂，摇曳的火光用神秘妙曼的舞蹈
展示着喜悦、祥和与温馨。

红光的映衬下，母亲正在锅台边
盛汤舀菜，光线含蓄地描绘着她柔美
的轮廓，在墙壁上投下一个慈祥的侧
影。锅台上大锅里的粥“咕嘟咕嘟”
滚着，小炒锅里的菜“刺啦刺啦”地
响。孩子的饥饿感越发强烈了，而那
让人大快朵颐的佳肴，正在母亲的汤
勺锅铲里热腾腾地跳跃。

“娃儿，赶紧喝！趁热。”母亲把
暖暖的粥碗递到孩子手里，碗里一撮
红薯冒着尖，满满的粥汤笼罩着升腾
的热气，母亲顺手把一匝卷着油辣萝
卜条的烙馍筒送到孩子嘴边。那暖粥
的甜香、热烙馍的筋道、萝卜菜的油
辣，混着满灶屋的炊香，化成一种抹
不掉的记忆，印在老灶屋里。

早上，在墙头公鸡的啼鸣声里，
孩子们揉揉眵目糊黏着的睡眼，伸起

胳膊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醒了。披上
小褂子，乱发蓬蓬，到井台上洗脸。

厨房里风箱“呼啦”“呼啦”一下
一下地响着。厨房在哪儿，娘就在哪
儿；娘在哪儿，孩子们的依靠就在哪
儿。母亲在忙不迭地切菜、烙馍、烧
汤，孩子们就坐在灶屋锅台前烧锅，
拿一根根柴火往灶膛里送，“噼里啪
啦”的响声在灶膛爆裂着，锅底柴火
棍儿的一头燃着通红的炭，另一头撅
出灶口的棍梢屁股里冒着缕缕白烟。

当冬日的寒风“呼呼”地刮着，
当自言自语的雪花孤独地婆娑，在一
墙之隔温暖如春的灶屋里，一团团蒸
汽与烟雾充满了屋子，一团团红红的
火焰烤热了人的脸颊，一盏盏发亮的
餐具“叮当”碰撞，一碗碗热气腾腾
的粥汤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风箱“呼
啦呼啦”地响，柴草“噼里啪啦”地
爆，汤粥“咕嘟咕嘟”地沸腾。母亲
忙碌、快乐，孩子欢喜、幸福。世上
最温暖的地方，就是母亲忙碌的灶
屋；世上最好听的声音，就是灶屋里
母亲做饭的声响；世上最幸福的事
儿，就是坐在灶膛前帮母亲拉风箱；

世上最美味的佳肴，就是母亲熬煮的
粥汤。

那个萦绕在怀的老灶屋，闪着红
的火、蓝的烟，升腾着灰蒙蒙的水蒸
气；冒着烟气、湿柴气、煮汤气、炒
菜气、烧糊气、煨红薯气；响着风箱
声、滚汤声、炒菜声、剁饺子馅声、
锅碗瓢盆声、母亲的絮叨声；溢着浓
浓淡淡的酸味、甜味、苦味、辣味、
咸味；摇曳着灯的影子、瓶瓶罐罐的
影子、妈妈做饭的影子、墙壁上笼屉
的影子、阳光透过烟雾的影子……

记忆，深深浅浅、模模糊糊、黑
黑白白，像岁月悠久的浮雕一样镌刻
在脑海里。那散发着幽香的，似一罐
黑釉彩陶旧坛的老灶屋，让人思念切
切、回味悠悠、眷恋深深。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烟囱上没
有了炊烟，灶屋里没有了风箱声，灶
膛里没有了火苗的红光，锅台边没有
了饭菜的浓香。当我们一身风尘沧桑
归来，仿佛就是昨天，仿佛又回到了
童年，仿佛又是那暮色朦胧的夜晚，
仿佛依稀又听到一声声拉长腔的呼
唤：“娃子儿哟，回来喝汤喽！”

母亲的呼唤

■韩月琴
这个冬天，我经常路过淞江路和嵩

山路交叉路口，那里的街心花园种着
黄、红、紫三种颜色的小花，艳丽的色
彩、蝴蝶样的花形、淡淡的清香，给寒
冷的冬日增添了许多美丽。

我对花儿没有研究，不知道它叫什
么名字，但是每次经过这里，我都忍不
住为它驻足，尤其那紫色花朵，紧紧地
吸引着我的目光。

清晨，卵圆形的叶片上还带着夜里
攒下的明晃晃的露珠，叶片边缘那稀疏
的圆齿间挂着晶莹的小冰晶，像是给叶
片镶上了一圈透明的银边，让人一见顿
生怜爱之心。一簇簇翠绿的叶片众星拱
月般地托举着娇嫩的花朵，那蝴蝶一样
的紫色花朵宛若一位位高贵冷艳的花仙
子，安坐于舒适的绿色宝座上，恣意享
受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了中午，明
晃晃的露珠悄悄躲进了绿叶的脉管里，
化作一管一管的营养液默默地滋养着柔
嫩的花瓣。每朵花似乎都有大小不一的
五片花瓣，它们的排列错落有致，仿佛
是一只鲜艳的大蝴蝶翩翩立在绿叶之
上。温暖的阳光洒下来，照耀着“蝴蝶
的翅膀”，好像给它洒上了染色剂一般，
那紫色显得更加浓郁了。傍晚，暮色四
合，倦鸟归巢，路上的行人都在急匆匆
地往家赶，这些花儿依然不知疲倦地开
放着。晚风轻拂，薄如蝶翼的花瓣随风
舞动，仿若蝴蝶翩跹，一朵朵、一簇
簇，仍然像白天一样精神抖擞，丝毫没
有休息一下的意思。要知道，这可是寒
气逼人的冬季啊！人都冷得受不了，何
况是娇嫩的花儿？这到底是什么花呢？

上网查询后才知道，原来它们不仅
拥有美丽的外表，还有着美丽的名字如

“三色堇”“蝴蝶花”等，素有“冬季花
坛皇后”的美誉，怪不得它们能在这寒
冷的冬日傲然开放呢！我不由得对这花
更加敬佩、更加喜爱了。据说，三色堇
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爱神丘比特的母
亲维纳斯因为美丽异常，不愿意有人超

越自己，一旦发现有谁比自己更美丽
的，定会心中不快。有一次，她向自己
的儿子丘比特询问谁比她更美丽，丘比
特见过艳丽的堇菜花，于是就如实回答
堇菜花更美丽。维纳斯一听心中暗暗不
悦，下决心要找机会出口气。机会终于
来了，有一天，众神都不在，维纳斯瞅
准机会，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堇菜花，
把堇菜花打得满身伤痕，青一块紫一
块。就这样，堇菜花身上有了红、紫、
黄等各种不同的颜色。谁知道，后来，
众神发现拥有各种不同颜色的堇菜花反
而更加美丽了，于是，堇菜花受到了更
多人的喜爱和赞美。

印度诗人泰戈尔写道：“道旁的三色
堇，并不吸引漫不经心的眼睛，它以这
些散句断章柔声低吟。”此后，每当再次
路过那个路口，我都会驻足停留，细细
欣赏一番。这些花儿，单株既不高大又
不粗壮，像一群乖巧懂事的孩子，矮矮
地手牵着手连成一片，没有偷懒耍滑
的，也没有旁逸斜出的，老老实实依照
着园林工人栽种的图案规规矩矩地生
长、开花，在这个城市的街角站成一道
美丽的风景。冬季花坛皇后，在这百花
凋零的季节里，为这单调的冬日，也为
我的心田增添了一抹明艳的色彩。

冬季花坛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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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难忘往事难忘

■■沙澧写手沙澧写手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个人简介

韩月琴，召陵区万祥街小学教
师，《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

特约撰稿人。一个简单朴素的“70 后”
女子，常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自勉。性格温婉随和，奉行“老老
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教书、快快乐乐生
活”的做人原则。闲暇时喜欢穿行在

文字的森林中自得其乐，亦喜欢
“洗手做羹汤”的凡俗人间

烟火气。

■■乡愁缕缕乡愁缕缕

■王 剑
在漯河的写作者当中，韩月琴是较

为勤奋的一个。只要有机会，她都努力
发出自己的声音。她的散文朴实、真
诚，具有浓郁的烟火气息，让人读后倍
感亲切、温暖，有一种心灵上的贴近
感。

韩月琴是一个敏感的人。生活当中
的方方面面和细细碎碎，都能被她捕捉
到，然后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写下自己独
特的感受。乡村的槐花、苹果、红薯、
玉米、炕屋令她魂绕梦牵，童年的灯
光、老房子、老照片让她难以释怀，甚
至是一串葡萄、一片雪花、一碗热干
面、一只鞋子，都能引发她心中的柔
情。她在阅读中深思，在烘焙中感受生
活的乐趣，她捡拾着“生命中那些美丽
的瞬间”，认识到“育儿也是一场修
行”。走到街边，看到三色堇在寒冷的
冬日傲然开放，她忍不住要为这不畏严
寒、傲然怒放的花儿咏叹，称赞它是

“冬季花坛皇后”；庸常的生活中，她不
断听到别人的抱怨，感觉到“委屈积攒
得多了，就会化作牢骚怨言发泄出来，
婚姻也因此变成了一地鸡毛”。然而，
听到儿子的几句话，马上意识到“幸福
不是拿来比较的”“不要老是想着你没
有什么，而应该多想想你拥有什么”，
心里也便释然；看到人们热热闹闹地买
年货，她很快想到这是人民生活水平大
幅度提高的体现，只有老百姓的腰包鼓
了，才会拥有“买年货”的底气和实
力。这些文字原汁原味、活色生香，既
是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心灵的自然流
露，充分彰显着韩月琴对生活的无限热
爱。

韩月琴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她的
爱是真挚的、滚烫的，无论是对姥姥、
对父母，还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能
做到倾心尽力、全无保留。在文章中，
韩月琴也毫不掩饰亲情之爱。韩月琴的
老家是远近闻名的葡萄基地，每当葡萄
成熟的季节，也就是她父母最忙最累的

时节。每到这个时候，她都回家跟父母
一起到葡萄园里劳作。她“弯着腰，扒
开叶子，剪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放进篓
子里，然后一篓一篓地搬到地头”。尽
管“每搬完一趟，都累得气喘吁吁”

“腰背酸沉胳膊疼，身体就像散了架”，
但她不害怕、不松懈，“从十几岁有了
一把力气到现在，一干就是二十多
年”。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她深知
父母的艰辛，心中放不下他们，她就是
要用“劳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
父母的体贴和关爱。对自己的两个孩
子，韩月琴同样牵挂，辛苦并幸福着。
她见证着他们像小树苗一样“噌噌”地
向上长，欣赏着小儿子“苹果一样的脸
蛋儿、花儿一样的笑容”，见证着大儿
子“从幼年的圆胖脸渐渐变成少年的瘦
削，洪亮稚气的童声渐渐变成少年的低
沉沙哑”，她的心瞬间被幸福融化了。
虽然自己的青春一天天黯淡下去，但孩
子们的青春却一天天明媚起来，在她看
来，这样的“交换”是值得的！

韩月琴对亲情的珍惜，是她经年之
后慢慢做出的一种转变。时光让她快
乐，也让她成熟；生活赐予她幸福，也
交付她责任。因此，她对身边的亲人总
是怀有一颗感恩之心，甚至深感愧疚。
正是有了这样的心态，她看问题的角度
不一样了。她能从一张老照片里，看到
深藏的爱意；能从姥姥亲手为儿子缝制
的两套棉衣里，看到老人绵绵不尽的情
怀；她会给母亲买手镯买项链，只希望
母亲再跟村里的婶子大娘聊天的时候，
眼角眉梢都荡漾着幸福的笑意；甚至对
父亲喝酒也多了一些理解，而愿意永远
做他的酒厂——听他呼朋唤友喝酒时眉
开眼笑地说：“尝尝这酒，俺闺女买的！”

韩月琴是一个有悟性的人。生活吻
她以痛，她报之以歌；生活给予她烦
恼，她却从中领会人生的智慧。那株长
在童年的向日葵让她明白，人要想成
功，一定要有目标，还要善于与他人合
作，汲取别人的长处。手上的几个伤疤
使她懂得，不同的手有不同的命运，但
只要劳动，就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价
值。在《爸爸的“理论”》中，她借父
亲的口更是说出了一番深刻的人生道
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房子盖好
以后，不能叫人家戳脊梁骨。贪小便宜
吃大亏，因为这几个钱毁了名声，以后
人家谁还来找你？咱手艺人啥也不图，
就图个良心上能过去，吃饭香，睡觉安
稳……”

散文是一种大众文体，入门容易提
高难。散文也是需要经营的，选材、构
思、叙述、细节、语言都需要下功夫。
从目前来看，韩月琴的散文还只是一块
璞玉，如能仔细加以“雕琢”，假以时
日，必将散发出美丽的光辉，在散文创
作的苗圃里开出灿烂之花。

生活的歌者
——韩月琴散文作品印象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多么新鲜。像花蕾待嫁
雏鸟啄开第一声清脆
叶尖溢出珍珠。你从云河缓缓走来
洗去风尘及与夜有关的痕迹
欣欣然。向霜白及霜白下的生命
一一问安

窗外

深秋。隔一块玻璃
放任眼眸和雨，在芭蕉上跳舞
若得晴，就和阳光对坐
院里的花啊、草啊全那么软
我身体比小鸟还轻
想起你。窗子上的玻璃
霜花结了一层又一层

一棵树

前后左右都是方向
它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云从头顶走近，又走远
它的脖颈越望越细，细成枝丫
它低头看看深陷泥土的脚
眼里又溢出村庄、河流、炊烟
哗啦啦——叶子碎了一地

早安（外二首）

■王小朋
红豆生南国。
小儿王慕维八岁，有一次跟我

在食堂混饭，出门时碰见了同事。
同事问他名字的含义，又问他会不
会背诵王维的诗。他不假思索，嫩
声嫩气地背了上面那一首。同事哈
哈大笑，问他懂不懂什么意思。他
好一阵尴尬。

说起爱情来，王维这首诗算得
上流传最广的了，浅白易懂，也上
口。小孩子习诗，最先会背的多半
有它。温庭筠有“玲珑骰子安红
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的句子，虽
然更惊艳，却没有王维这首耐读好
记。红豆与相思结缘，要早于唐
代，据说可以上溯至两汉甚至更
远。古代男子出征，女子泣别于
道，泪尽成血，化为红豆。红豆相
思之说，由是发端。

在我国传统植物名称里，果实
或者种子叫红豆的有十几种，有藤
本、有草本，亦有乔木。其中相思
子在名称上占了先机，其果实质地
坚硬、圆润光泽，上部约三分之二
为红色，下部三分之一为黑色，俗
称“情人的眼泪 ”，很好看，可惜
有剧毒，服食一粒即可致命。倘若
用来借喻“爱情有毒”似乎也能说
过去，只是过于摩登，超出了古人
的寓意。

郭沫若认为，王维诗中的红豆
指的是海红豆。这种豆子略扁，心
形，常见于岭南地区。也有专家认
为，红豆属的红豆树更接近标准答
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现
在市面上卖的红豆装饰品，都认为
自己是正宗。我认为后一种豆子虽

然颜值普通，但分布更广，容易被
古人拿来作为信物寄托情感。

说起红豆树，最有名的一株在
江阴顾山，传说为昭明太子萧统手
植，距今已1500多年。

萧统写过诗作《长相思》，也是
爱情诗无疑。相传他曾在顾山的寺
庙里待过一段时间，偶遇尼姑慧
如，两人谈禅论玄，进而心生爱
慕。萧统回京后，慧如相思成疾，
郁郁而终。萧统心痛不已，遂在慧
如生前居住的尼庵里种下红豆树，
并将庵名改为红豆庵。

生于帝王之家，又能在文学上
有所成就的，中国历史上不过三五
人而已，萧统便是其一。他三十出
头就死去，有生之年并没有太多展
现才华的机会，但是他主持编纂
《文选》，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
件。先秦以来，文史哲混沌一体的
状态到他这里终于打破了。在《文
选·序》中，他明确提出那些“事
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诗文，
才能被收录。尤其是后一句，突出
了文学的美学特征，这也标志着我
们中国文学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和
文体意识。这本书后来成了科举时
代学生们的重要教材，尤其是进士
科和博学鸿词科，都得把它烂熟于
胸才行。

萧统小名叫维摩，王维字摩
诘，都来自于同一个佛教人物，两
人也都通晓释家精要，才华横溢。
出生年份上，王维比萧统晚了整整
两百年，不知道他在写下这首《红
豆》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对昭明太
子欣赏叹惋之意。至少王慕维对两
名古人都是很仰慕的。

红豆生南国

冬日沙澧 潘付堂 摄

■■生活闲情生活闲情

■蔡军英

迎春煮酒话流年，独倚轩窗咏晋贤。
杜牧曾将三瓿续，陶公岂止五杯旋。
平生欲觅幽兰曲，俗世何闻锦瑟传？
绿蚁金樽邀淡月，惊鸿孤影亦犹怜。

月下醉流年


